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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疼生活

“四斤的秋被有一半掉在了地
上”，春龙写诗很生活很烟火，生活
里的诗意被诗人狠着劲揪出来，扒
皮抽筋。我赞美他诗的同时，也有
点心疼生活了，我们可怜的直白简
单的生活。

——荣荣(鲁迅文学奖得主，浙
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港》主编)

人心中的“那一个”

组诗《大兴郁花园二里》无疑是诗
人李春龙在“大兴郁花园二里”和“大
兴村”之间的一段精神的神游和往返。
作为两个意外相逢的地名，前者应该
是春龙在北京工作的暂居地，后者即
是他故乡湖南邵东老家的村子。而巧
合的是，这两个地名里居然都含有“大
兴”这两个字，这是两个充满了美好期
望和向往的字眼。那么，两个“大兴”之
间的春龙是怎么样的？是否获得了双
重的美好？看来并不是。

组诗《大兴郁花园二里》中，春
龙通过反讽、戏谑，在貌似轻松幽
默的硬朗笔调里，表达的依旧是那
个沉重的话题：异乡与故乡。而在
这组诗里，恰因为两个地名里“大
兴”二字的相同和重复，而更显沉
重。“郁花园二里”作为一个附着在

“大兴”后面的后缀，既暗示了城市
化和乡村的关系，又揭示了故乡这
一概念的内涵作为情感的归属时
的强烈排他性，它不允许有其他的
修饰与解释，它就是人心中的“那
一个”。自然，这也正是春龙在这组
诗里所表达的一个城市或者他乡
游牧者的境遇、心境和灵魂。

——江非(著名诗人，海南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海南文学院院长)

写诗的人心里有深情

春龙的诗歌除了对乡愁、母爱与
亲情主题有更深更丰富而美妙的挖

掘与呈现，还具有很强的将生活日常
变形升华为真正诗歌的能力。真实的
日常生活场景和细节看似信手拈来，
却是一种全新的捏合、再造与提炼，
诗意因此而晶莹，温厚而有力量。最
重要的，是写诗的人心里有深情。这
组诗将南北两个大兴时空共时叠加，
彼此参映，城市与乡村因一个人的血
肉命运楔卯到一起，却因诗人本身自
带强大的圆融能力，两个世界并不撕
裂，并不相悖，都呈现一种暖色。

——张战（著名诗人，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副教授）

诗歌字里行间隐显的湘人气质

地域性是一个诗人精神血脉的
重要组成部分。大概是五年以前，我
就关注过春龙兄的“大兴村”系列诗
歌，他擅长以质朴、温情的方式回归
乡土书写，这在当代诗歌写作中并不
罕见。而当春龙兄到了北京之后，我
在浏览他朋友圈晒出来的零星之作
时，意识到他的诗歌特质已发生变
化。尤其是近期二里半诗群推出的这
组诗，赋予了“大兴”更为鲜明的地域
精神与时代内涵。诗人通过“大兴”这
一地域符号，巧妙地打通城市与乡村
书写的隐秘通道，实现了一种想象式
的还乡。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不
同，诗人突破了城市边缘人、零余者
叙述中的悲观主义基调，故乡成为了
诗人在城市生存下去的精神动力。这
种精神还乡实际上昭示着千千万万
北漂人为实现夙愿与价值的一种生
活方式。透过细节化的生活叙事，我
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年人跳出舒适圈，
重新去打拼所展现的忍耐、包容、担
当等个性闪光点背后的精神支撑。诗
歌字里行间隐显的湘人气质，使“大
兴”这一兼具乡土基因与城市现代性
的地域标志超越了符号学意义的表
征，实现了“有根”的地域性写作。

——贺予飞（青年诗人，湖南工
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李春龙组诗《大兴郁花园二里》

评 论 小 辑

母亲的手有点凉

大雪纷飞
禾场坪的两棵桂花树头先白了
有点凉
我缩了缩脖子
北风呼啸
吹开了灶屋的木门
有点凉
我紧了紧单衣
母亲一个人坐在灶边
柴块子火很旺
我双手探了探
有点凉
母亲没说话
伸出手摸了摸我的手
母亲的手也有点凉

一下惊醒
今日大雪
刚从朝阳呼家楼西里搬到大兴

郁花园二里
四斤的秋被有一半掉在了地上

大兴郁花园二里

大兴
辗转而来的一个暂时栖身之地
因为热爱两个字
便忽略了两个字
不到一个月
一个大兴村人就自认为已做到了

在故乡与他乡之间
在村庄与首都之间
在寂静与繁华之间
来去如风自由切换

郁花园
人上万车满地
好在早有心理准备
不会在此找寻繁花似锦
每天穿行其中
早出晚归
与毛白杨落叶松擦肩而过
应该看不出一个大兴村人
在别处
有一座没有围墙与门禁的真正

花园

二里
不太习惯这样命名
包括右边的一里
后面的三里
只以最快的速度计算出
到生鲜超市是一里
到地铁站是二里
到绿地缤纷城看场电影是三里
一个大兴村人一路来粗放
一下子也学会了精打细算这里

那里
（李春龙，邵东市文联主席，出

版有诗集《我把世界分为村里与村
外》《虽然大兴村也会忘记我》等）

附录： 《大兴郁花园二里》组诗选录

武冈位于雪峰山脉与南岭山脉
交汇之地，自古以来被称为“黔巫要
冲”，有驿道通两广、黔、鄂，资水航运
直下洞庭、入长江。既有平畴溪谷盆
地，可谓“天府之乡”，又有险峰峻岭
关隘，易守难攻。因此，武冈为历朝政
治、军事重镇，乃兵家必争之地。

武冈是一片古老而年轻的土
地。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人居住，周
系楚地，秦属长沙郡。早在西汉文景
年间，武冈便已置县，属长沙郡。长
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里，就有一枚

“武冈长”的印章（《汉书》：县满万户
者，其长官称令，不满者称长）。公元
前124年汉朝廷在武冈置都梁侯国，
汉武帝刘彻封长沙定王之子刘遂为
都梁侯国敬侯。以后，武冈或为县，
或为军，或为路，或为州，或为府；名
称也有改换，如都梁、武攸、奉天等。
民国二年（1913），改州为县，一直沿
延至共和国时代的1994年。1994年，
武冈撤县建市。

“武冈”这样一个名字，蕴含着
深邃的历史感。北魏大地理学家郦
道元在《水经注·资水》里有这样的
记载：“县左右二冈对峙，重岨齐秀，
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
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而

“都梁”这样一个名字，则蕴含着厚
重的文学内涵。南朝宋代的盛弘之
在《荆州记》里的解释是这样的：“都
梁县西有小山，山上水极清浅，其中
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谷。俗
谓兰为都梁，即以县为名也。”都梁
兰在历史上是武冈的名片。它是贡
品，汉乐府就吟咏过，把它和一些同
样作为贡品的珍宝、丝织品并列。矗
立在武冈城南的云山，被道教列为
第六十九福地，吟咏云山的诗歌，可
谓汗牛充栋。武冈城东门外近郊的
法相岩，是天然的风景胜地，亦是历
史文化宝库，自唐宋以来，人们就在
摩崖石壁上镌刻佛经偈语、诗文。这
些镌刻无论从书法上还是从文学上
来说，都是稀世珍宝。

自古以来，武冈就是人文荟萃之
地，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繁
衍出灿烂的都梁文化。据专家考察，

战国末年，遭流放的屈原就从溆浦穿
雪峰山脉南下到武冈，再沿资江辗转
到汨罗江。随后，西晋的陶侃在武冈
当过县令。陶侃在武冈政绩斐然，口
碑极佳；他尤重教化，为仿效“孔子游
于缁惟之林，休乎杏坛之上，弟子读
书，孔子弦歌”的意境，既督教者又勉
学者，在县学内亲手植了两棵银杏。
两棵银杏现在还留下一棵，老树新
枝，别有意味。陶侃以后，武冈人特别
重视教育，到清代，就有鳌山书院、观
澜书院、紫阳书院、襟江书院、硖江书
院、青云书院等九所。

还有让武冈人引以为豪的是，中
国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就有韩
愈、柳宗元、欧阳修和王安石共四家，
写过关于武冈的文章或者在武冈题
过字。历史上包括文学史上其他著名
人物，如唐代王昌龄，宋代宋祁、周
仪、陈与义、文天祥，元代李道纯、欧
阳玄，明代于子仁、王世贞、袁宏道、
曹一夔、蒙大赉等，明清之际的潘应
斗潘应星兄弟、许国焕、方以智、王夫
之，清代的邓显鹤、谭嗣同、何绍基、
王闿运、左宗棠、曾国藩、郭松焘、邓
辅纶邓绎兄弟，现代和当代的欧阳
东、邓中宇、韩马迪、吕振羽、艾青、周
谷城、晏阳初、厉以宁等，这些人或是
武冈本土人，或在武冈做过官、做过
客、搞过科研、办过事业，他们留下了
关于武冈的熠熠生辉的诗文。

历史上，还有两个皇帝为武冈
题过字。一个是宋高宗赵构，他题写
的是“云山七十一峰烟云变幻”，赞
美的是武冈的云山；另一个是宋理
宗 赵 昀 ，他 题 写 的 是“ 宣 风 雪
霁”——那是“武冈十景”之一。

武冈还是朱明王朝藩王的封地。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元璋第十
八子岷王朱楩改封到武冈。岷王在武
冈承继十四世，共272年，给武冈留
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武冈也是残明
王朝的临都。明末清初之际，南明永
历皇帝朱由榔由桂林迁来武冈，改武
冈州为奉天府，一时间，武冈成了抗
清复明的政治军事中心，上演了一幕
幕血与火的悲喜剧。

武冈人有重视文化的传统，早

在宋代就修了军志（当时武冈为军）
《都梁志》，以后每一个朝代或修《武
冈州志》，或修《武冈县志》，或修《武
冈市志》。1934年武冈私立云山中学
校长刘国干等收集了明代以来武冈
籍人的诗词文章若干，编印成上下
两册，命曰《都梁文钞》；1992 年，李
潺等又编辑出版了《都梁文钞今
编》；2010 年，杨博理又主编出版了

《武冈新韵》。
可惜的是，武冈在清代以前的

诸多的文化名人，因为种种原因，个
人文集留传至今的少之又少，他们
的作品大多只是散见历代《宝庆府
志》《武冈州志》、新化人邓显鹤编的

《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等史
籍，一般每人只是文章几篇和诗歌
几首十几首，最多的也只是几十首
诗歌。但一些作家的作品，确属上
乘，不编成书，以后还会散佚。故明
代选了于子仁、曹一夔，明末清初的
选了方以智、潘应斗、潘应星、许国
焕，命为《明清武冈六人集》。方以智
是安徽桐城人，残明时代流落到武
冈，在武冈住的时间不长，但影响很
大，武冈人把许国焕、潘应斗兄弟和
他称为清初“武冈四遗老”，既如此，
就不能把他落下。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邵阳文库》介评

《明清武冈六人集》
黄三畅

打字看书，是我的读书“笨习”。
尤其是读小说，不打字就觉得无法
静下心来读下去。

伴随着十个手指头在键盘上起
起落落、上下飞舞、翩跹高蹈，同时一
片微微的按键声音，如同噼噼叭叭的
雨点，在我的耳畔仙乐一般缭绕回
旋。我的情感就不再焦躁，就能耐得
住寂寞，看起书来格外认真用心，入
味入神。对了，打得顺利不卡顿的时
候，我甚至幻听到了郎朗在我耳边弹
奏著名的钢琴曲《野蜂飞舞》。那飞流
直下、一泻千里的激情流畅，那快如
闪电的野蜂振翅之声，那一个接一个
首尾蝉联、响成一片的神来之音，就
酷似我的灵魂在蓝天下自由自在地
高高飞翔，心情就格外舒畅。

春节前，图书馆就停止外借书籍
了。没有新书可看，就用手机一边打
字一边看手边的八本图书和四本期
刊。这四本杂志里的所有文字，我都
打字一遍。八本图书中的六本我也从
头至尾打了一遍。其中就有托尔斯泰
的《安娜·卡列尼娜》，川端康成的《伊
豆舞女》《古都》连续打了两遍。实在
没有书可以打字了，就从网上订购了

《收获》六本，用来打字阅读。这六本
已经打完两本。可图书馆一直没有开
馆的消息，还得购书打字。

打字看书，是实打实地一个字一
个字也不放过地看书，易得要领，易

解其个中三味。举例说，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大部头，是他写得
最成功的一部书。通过安娜追求爱情
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
而进行改革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
莫斯科到外省广阔而丰富多彩的社
会图景，先后描写了一百五十多个人
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
著。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从武冈
二中图书室借来一本翻看过，但只是
挑着看了一下，没有读完它的勇气。
九十年代我买来一本草婴翻译的六
号字的《安娜·卡列尼娜》，搁在书柜
里只是做做样子，偶尔拿出书来翻一
翻，可并没有心思读它。这部书的版
权页写着是七十万字，其实这是印刷
时报的虚数，打完全书后，发现只有
五十七万八千多字。我一天打两万来
字，有时候打三万字，打了二十来天
就将全书打完了。

打字看书是真看进去书了，书中
的每段人物对话、每个故事情节都能
了如指掌，而且能摸清作者编织小说
的基本套路，以及运用语言的写作技
巧。我边打边看边佩服托翁在人物心
理描写上的细腻工夫，赞叹他在观察
社会与凸写人物性格特征方面，有着
超人的能力。同时也了解到小说结构
的艺术布局方法，搞清楚了托翁同时
进行着安娜与列文两条主线，加上安
娜哥哥一家人的辅助副线，将俄国十

九世纪的社会面貌，清晰地勾勒出
来。这样写，小说不单调，人物塑造与
情节刻画更为丰富、更为深刻。

一举两得的是，打字看书，全神
贯注地盯着铅字、开动脑筋接受文
字信息的同时，手指也没有闲着。不
仅阅读了书，还扎实锤炼了手指，活
络了筋血，手指头也因此也不再那
么僵直，变得快捷灵活起来。

一次在图书馆，有人质疑我，如今
有语音输入、有拍照转文字，你还打字
看书做什么？我回他：这些输入方法我
都试过，但都不如打字看书好。

我不跟人家比，什么风靡全球的
快速阅读法，二十分钟读完一本书，
还有那些聪明绝顶的超级天才，一目
十行，这些在我看来都只是传说而
已。我不想快节奏，只想慢下来，慢慢
地放松自己，任其自然，用我感觉最
怡然最喜欢的方式，去精读一本本
书。同时打打字，活动一下手指头，读
书动手两不误，何乐而不为。

看来，打字看书这个笨习惯，我
还会乐此不疲地继续保持下去。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
会员）

◆书与人

打 字 看 书
刘绍雄

◆文本细读


